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讲师

提 要 通过对仔人 口 密度
, ,

指标进行系统的理论探讨
,

本文说明 了 不 同 的人 口 密

度指标其不 同 的应 用 范 围
。

作者特别设计 了
“

人 口质量密度
”

这一全新的指标体
系

,

以推进对人 口 分布状况的 多方位认识
,

并认为人 口 密度不完全是一个数量概
念

。

本文进一步探讨 了有关的
“

人口容量
”

和
“

人 口压力
”问题

,

并提出 了有一定创新

价值的
“

人 口压力指数
”

和
“

需求不满足指数
” 。

我们在讨论人 口一资源一环境的关系时
,

往
往要用到

“

人 口 密度
”

这个基本指标
。

无疑
,

对人 口

密度概念理解得准确
、

全面与否
,

直接影响到我们
对十分复杂的人 口一资源一环境大系统运行机制
的描述

、

判断和调节
。

而依笔者之见
,

我们在
“

人 口

密度
”
以及由此引发的

“

人 口容量
” 、 “

人 口压力
”

诸
问题的认识上是尚不深入

,

也并不全面的
。

在人 口学界的圈内圈外
,

一般意义上的
“

人 口

密度
” ,

作为一个相对的概念
,

通常仅仅视之为一
个数量概念

。

而且
, “

人 口 密度高
,

人 口容量小
,

人
口压力大

”

也是并不鲜见
,

却又是似是而非的一种

认识
。

以对
“

人 口 密度
”
的讨论作为逻辑起点

,

笔者

将研讨的基点置于
“

人 口密度
” 、 “

人 口容量
”
与
“

人
口压力

”

的相互关系及作用机制上
,

试图澄清一些
基本认识

,

并在更具体复杂的问题上达成共识
。

人 口 密 度

众所周知
, “

人 口 密度
”

指标是测度人 口分布

状况最基本的指标
,

系指单位土地面积上所拥有
的人 口数 单位通常用

“

人 平方公里
”

或
“

人 公
顷
” 。

人 口 密度是个简单的算术平均
,

它反映人 口

分布的疏密程度
,

能够简便而清晰地显示 出人 口

分布的地区差异
。

一般说来
,

人 口密度大的地区
,

则人 口分布较为密集 而人 口密度小的地区
,

人 口

分布则较为稀疏
。

但人 口密度指标仅能表示人 口

分布的稀疏状况或反映人 口 的集聚程度
,

而不能

说明人 口分布的合理性或好坏
。

所以用人 口 密度

指标得出 的判断通常是 中性的
,

即是事实判断而

不隐含任何价值取向
。

此其一
。

其二
,

人 口分布往往具有强烈的区域性
,

地区

差别十分 显著
。

所以人 口 密度在大范围地区之 内

的应用往往给人以假象
,

即较大范围的人 口 密度

往往掩盖 了该区域 内各部分人 口 密度的 内在差

异
。

如香港作为一个弹丸之地
,

仅有 平方公
里

,

总体看是世界上人 口 密度最大的城市之一
,

但

其内部各区的人 口 密度差异很大
,

而且香港内部

各区的经济发展也显示 出差异性来
。

香港人 口分
布的不平衡性固然与香港的 自然地理条件有关

,

但主要的还是取决于香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形

铸
。

本世纪 年代中期以后
,

香港工业突飞猛进
,

用地条件适宜的新九龙地区开始大量设厂
,

一批
屋村也相应建立

。

香港本土的部分人 口开始向新
九龙地区迁移

,

该地区人 口密度急剧增长
,

成为

年代以后香港人 口密度变化最大的地区之一
。

山

此可见
,

通过人 口密度指标反映出的人 口分布的

差异性
,

必然包含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内容
,

并给人
以沉重的历史沧桑感

。

有鉴于此
,

也就有了第三个认识
,

即为了 比较

各个国家或各个地区人 口分布的合理性
,

有必要

将
“

人 口密度
”
和
“

经济密度
”

结合起来加以交叉分
析

。

这一点在中国早期人 口地理学的开拓性研究
中就已有先见之明

。

如我国近代地理学奠基者
、

卓

科技导才民



越的科学家竺可祯 曾
二

年在《东方杂志 》发

表《论江浙两省之 人 「 密度 》
一

文
,

就是将人 口 密

度和经济密度相结合来分析人 口分布状况之好坏
的

。

总之
,

单凭人 口 密度指标儿乎不能说明生存空
间的大小和人 口压力的大小

,

除非我们能够有效

地确 立
“

人 「 临 界密度
”

作为一国或
一

地区人 口密
度 自身的极限

,

抑或也 可将之视为人 口 容量接近
极限的

一

个可资参考的警戒指标
。

作为一个概念
,

据称人 口 临界密度是山英国学者
’

艾伦率先从
环境保护角度提出来的

,

系指一个环境系统能持
久维持 卜去不会引起 土地破坏的所谓最大人 口 密
度

。

但 山 于人 口 密度并 卜一成不变
,

所以人 口 临界
密度的可操作性往往较差

。

不管怎样
,

从比较的角
度看

,

如果撇开 比较双方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形
态的差异性

,

而 单纯从人 口 密度上加以 比较
,

所得
结果只能是一种表象

,

故至是假象
。

依笔者浅见
,

人 口 密度不完全是一个数量概
念

,

同时也是 一个质量概念
。

为 了衡量各地人 口 的

疏密情况
,

只要 比较各地一般的
“

人 口 密度
”

指标
即可

。

但问题在 于
,

分布在一定地理空间上的人 口

具有多种多样的特征
,

而 比较具有各种特征人 口

的分布状况 显然是很有意 义的
。

举
一

个简单的例
,

臂如
、

两地的人 密度同是每
一

平方公里
人

,

但 地 的人 从事农业生产活动 而 地
的人 却从事 卜农产业活动

。

显见
,

只要考虑
了人 曰 群体

一

定 的特征差异
,

人 口 密度在质量 卜

就必然会有差异
。

对此
,

我们不妨用
“

人 口质量密
度
”

描述之
。

这里
,

笔者将
“

人 口质量密度
”

界定为

单位 土地面积 上拥有的具有 定特征的人 口数
。

这里的
“

质量
”

系指人 口群体的特征差异
,

因而不

宜作通常的理解
。

具体看
,

人 口质量密度可以指每
平方公里拥有的农业人 数 即农业人 口 密度

,

或
每平方公里拥有的从事 非农产业活动的人数 即
非农业人 口 密度

,

或每平方公里拥有的老年人 口

数 即老年人 口 密度
,

或每平方公里拥有的有文化
人 口数 即文化人 密度

,

或梅平方公里拥有的文
言

、

半文 亩人 口数 即文 白人 口密度
,

如此等等 这

样看来
, “

人 「 质量密度
”

委实是一个开放的指标
体系

,

它不仅将丰富我们的方法论体系
,

也必将因

之而拓宽我们对人 分布状况多方位的认识
。

运用
“

人 质量密度
”

可以对各地区人 口分布
现状进行更细致

,

更具体的 比较
。

实际情形往往是
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 「 密度虽然相同

,

但人 口 质
狱密度却相差很人

。

共 至运用 一般人 口 密度和人
质量密度指标进行分析

,

可能得出不同的
、

甚至

是相反的结论
。

如 年 口本的人 口密度为每平
力

一

公 叭 人
,

约为我 司人 口 密度的 倍 但 日本的

农业人 曰 密度只有
一

每平方公里 人
,

仅为我国农
业人

一

密度 每平方公里 人 的
。

对中
、

日两

国人 口质量密度的 比较可见
,

中国人 曰密度虽低
,

但山 于农业人 口 密度 高
,

所以不仅经济发展水 平

低 较多的人 口 与 土地发生 直接的经济联系
,

而 且

也表明 中国农业人 口对 自然环境所施加的压力也

较大
。

山此可以获得 一个重要结论
,

即一般的人

密度指标并不能说明人 口压力 的大小
,

而特殊的

人 口质量密度指标则在 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人 曰

压力 的大小
,

因为一定地区范围 内具有 一定特征
的人 口 的需求取 向和行为模式 特别是人们所从

事的主要经济活动 对资源 与环境的影响才较为

直接
。

从指标本身的发展来看
,

除本文提出的
“

人 曰

质量密度
”夕卜 经过修正的人 门 密度指标

,

如 比较

密度
、

人 口 耕地密度等都 比 一般的人 口 密度指标
更能反映实际情形

。

以
“

比较密度
”

为例
,

该指标是

法国地理学家斯潘塞 在《文化地理
学 导论 》 一 ,

、

丫 一书中提出来的
,

系指 单位面积农用
土地上的平均人 口 数

,

所谓农用土地包括耕地和

草原
、

牧场
、

林地等也用 于农业生产的 作拼地
,

非

耕地的农用 土地以 折换成耕地
。

这
,

概念是对

农业人 口 密度的修饰
。

因 为农业人 口 密度是 以 一

个国家或地区的总 七地面积为计算基数的
,

分母

既包括 良 田沃 土这些生产性用地
,

也包括 了沙漠
高 山这些非生产性用地

,

而农业人 口 实际上只 占

据了其中的一部分
。

因此
,

这是一个较粗略的 平均
数 尽管它 比人 口密度进了 一步

。

使用
“

比较密度
”

则可以更清楚地分辨出一冈或一地区人 口 的实际

分布情况
,

并有助 于分析 土地的负担能力
。

譬如
,

我国江苏的人 口 密度比浙江大 左右
,

但山
几

浙江人多地少矛盾更为突 出
,

所以浙江的 比较密

度反而超过江苏 左右
。

再如江苏的人 口密度
比新疆大 多倍

,

比较密度却大不过 。倍
。

这是

地广人稀的新疆非生产性用地在总 仁地面积中所
占比重较大之故

。

从较大范围看
,

人 口最稠密的地区往往经济
最为发达

,

人 口较稀疏的地区经济不甚发达
,

这种

现 象 可 谓 司 空 见 喷
。

据 第 四 次 人 曰 普 查 资

料
,

年 上海人 口 密度为每平力
‘

公里 人

居全国之最
,

其人均国 民生产总值也居全川之 汀

而 青海
、

西藏等地人 口 密度最低
,

不到 人
,

其人

均 尸值在全国也位居最后列
。

动态地看
,

人 口流

动最频繁 即人 口 的动态密度高 的地区往往商业
经济和文化都非常发达

,

反之亦然
。

结合人 曰 密度
和经济发展指标 如人均 尸等 的关系来看

,

其

规律性的表现似乎是 一种亚正态分布或偏正态分
布

。

倘无拓展之 可能
,

那么地理性生存空间在
一

定

时期 内总是限定的
,

人 口 的 自然增长和机械增 长

都会使人 口 密度 升
。

象东京
、

新加坡
、

曼谷
、

香港

一



等世界著名的大都市
,

现在的人 口 密度都很高 约
一 人 平方公里

,

且都有继续升高的
趋势

,

这大致是 山 于都市不可抗拒的魅力使外地
人 口不断迁人

、

流入之故
,

这在西方人 口迁移理论
中被称为

“

都市华幻
’

效应
” 匕 卜

。

以 香港 为例
,

年 人 口 密 度 为 每平方公里

人
,

年 人
,

年
人 门 年 人

,

年将突破 人
。

然而饶有趣味的是
,

香港一方面是世界上人 口 最
稠密的地区之一

,

另一方面却深感劳工不足
。

这说
明人 口 密度如此之高的香港

,

其人 口容量还有余
量

。

程度 几缓解 了人 对 仁地的压力
,

从而相对地扩
充 了人 容 量

。

有趣的是
,

一旦生产力的发达
,

特

别是 当经济运行开始进入 一个新的文明时代 如

从农业社会到 业社会 从 自然经济到 商品经济
的跨越

,

环境对人 口 的 自然约束就会逐步解除和
软化

。

在这种情况下
,

我们要考察的将主要是人 口

的经济容量
。

这时人 口 容量的边界将越来越取决
于经济成 长的深度和广度

。

人 口 压 力

人 口 容 量

通常所指的区域性人 口容量主要是从生态学
角度论证的

,

即人 口 容量是指在不损害资源再生
能力的前提

一 ,

生态系统能稳定地支持的最大人
口数量

。

但倘若我们考察的是一种开放式的经济
,

那么人 口 容量实际上是
“

没有地理边界
”
的

,

人 口

容量的极限只取决于经济发展的疆域和所能拓展
的边 界

。

如
,

作为 一个城市的香港
,

和许多消费功
能极强的大都市一样

,

其生存资料极大地依赖 于

外部系统的供给
,

这样的生存空间 自然是巨大的
。

概 言之
,

人 口 容量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变迁的
函数

,

是一个具伸缩性的动态概念
。

如果以现代经

济成长 为参照系
,

那么人 口容量的运动性就会强
烈地显示出来

。

所以说
,

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人 口容
量是指人 口 的环境容量

,

其大小是生态演变
、

环境
变迁的产物

,

其主要约束条件是食物资源的供给
能力 而人类生态系统中 的人 口 容量则是指人 口

的经济容量
,

其大小将主要取决于社会生产力 的
发展程度

。

人 口 的经济容量具体指的是劳动力人
口 的就业空 间和总人 口 的生存空间

。

这里的就业
空间 可以视为各种就业机会的集合

,

进一步则可

视为就业人 口 的总量
,

而生存空间可以看作是在
保证一定生活质量条件下所供养的总人 口数

。

历史地看
,

低下的生产力 曾使人类长时期地
无法超越 自然环境规定的限度

。

就维生经济
任 类型而言

,

应当考察的就是人
口 的环境容量

。

维生经济是指仅仅能使人类生存
或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经济

。

维生经济对土地的

依赖程度极大
,

对资源和环境的掠夺性也就很强
。

换 言之
,

某社区的发展程度越低
,

受 自然地理条件
的约束越强

,

人 口 容量的环境约束也越 显著
。

目

前
,

我国与维生经济直接或间接有关的人 口 己从
改革前 占总人 口 的 强降到 目前的 年人
均收入不到 元

,

这表明 以农村经济体制变 革

为先导的非农化革命通过户营经济的转型在一定

如何判断人 口压力之大小 这实际上 已超 出

人 口学的视野
,

但我们并不见得有十分清醒的认
识

。

屡见不鲜的倒是一种直线思维
,

即人 口增 长过
决

,

人 口过分集中 自然人 口 密度高
,

结果导致人
口 压力 的放大

。

事实却否认 了这种似是而非的观
点

。

据 年的数据
, “

地小患其狭
”
的岛 国 口本

,

其人 口密度 比中国大 倍左右
,

中 国的人均耕地是
日本的 倍有余

,

然 苗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以美

元计 口本却是中国的 多倍
。

倘若认为人 口密度
高

,

人 口压力大
,

那么 口本的人 口压力远远超过了

中国
,

但实际情形却恰恰相反
。

这至少表明
,

人 口

压力并不一定 与人 口 数量的多寡成正相关关系
。

可以断 言
,

人 口压力不仅是人 口数量问题
,

更是社

会经济的发展问题
。

反之
,

人 密度低
,

人 口 压力

也不一定就低
,

譬如 即便是在 一个人 口稀少的地
区

,

长期的开荒种地
、

过度放牧等维生经济活动也

必然会导致草原退化
、

上地沙化等恶果
。

在这个意

义上
,

人 口压力 与其说与人 口数量的多少有关
,

不

如说与人类经济活动的类型 与合理程度有关
。

在农耕文 明时代
,

人 口 在同 一地理空问 内的

不断增加往往直接表现为对土地压力的放大
,

这

是 由人 口 与土地 特别是耕地 近乎血缘般的关系

决定的
。

人们的经济活动性质注定 了他们摆脱不
了 土地的束缚

,

农耕文明越发达
,

对土地的依赖程

度也越大
。

如今
,

中国的人 口压力实际 上已演化成

一场深刻的 土地危机
,

这是中国 目前所处的社会

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
。

人 口压力 的差别不能离开经济增 长
、

生活质

量等参照系
,

因为人 「压力本质上是消费需求的

压力
。

但这种压力既可演化成危机或困境
,

也可能

成为科技 革新和体制 改 革的动力
。

人 「 压力不等

于人 口危机
。

人 压力 可能诱发各种社会危机
,

但

两者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
。

或许可以说
,

人 曰压
力指数在数值 上有 一 个临界值

,

在临界值或瞥戒

线内
,

只是表现为商品 或产品 和资源的短缺

旦超过临界值或越过瞥戒线 则可能使短缺现象

演化成难以调和的矛盾
,

于是危机爆发
,

各种痛苦

的冲突接踵而至
。

科技导才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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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人 口压力指数 旧

的设计是从对
“

人 口压力
”

的本质认识出发
的

,

而且是在相对封闭的地区系统这一假设条件
下进行的

。

分 子
、

分母应当有一定的逻辑关系
,

即

供求之间有内在的关联
。

换 言之
,

若地区某种商品
产品 或资源的供给不服务于本社区系统

,

则本系
、

统的人 口对这种商品 产品 或资源不存在压力
。

这
里消费需求总量的测定等 于在一定假设条件下某
商品 产品 或资源人均消费水平与具有这种消费

需求的地区人 口之乘积
。

另外
,

笔者还尝试设计一个更易操作的
“

需求
不满足指数

”

来
间接测度人 口压力

。

所谓需求不满足指数
,

这里是
指某种正当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的人 口数占具有
该消费需求的人 口 总数的 比例

,

所以该指数也可
反映生活质量水平或经济繁荣或短缺程度

。

例如

地缺房人 口 比例为
,

地为
,

假设
、

两
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当

,

住宅建设成就相 当
,

则需求
不满足指数告诉我们 地人 口 的住宅压力要大 于

地 个百分点
。

人 口压力的产生固然与人 口增长过快
,

人 口

数量过多有很大关系
,

但与人 口 密度却无必然联
系

。

而且就中国而 言 人 口压力的消弥在较大程度
上不能依赖对人 口 系统跨世纪的社会调节

。

如所
周知

,

即使采取最卓有成效的人 口控制措施
,

中国

人 口在未来半个多世纪内 巨大的
、

刚性的增长依
然是不可逆转的

。

到下世纪中叶 若不发生大规模
战争

、

瘟疫等使人 口锐减的悲惨一幕
,

中国人 口

至少要达到 亿之巨
。

如此看来
,

众望所归的计划
生育实际上只是艰难地

、

却又是无奈而又必然地
放宽人 口膨胀的边界

。

从人 口数量决定论者的角
度看

,

中 国似乎是 只能空 自叹息
,

永远忧患下去
了

。

然而我们不应忘记的一个事实是
,

所谓人 口

问题往往表现为现象
,

而其本质需要到复杂的体
制环境

、

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运行的实际过程中

去 移找
。

人 口压力是阻力还是动力
,

是挑战还是福
音

,

是危机还是兴盛
,

从根本上取决于人类对此作
出的反应

,

包括反应的速率
、

警觉的程度和采取的
方式这三个方面

。

分布的好坏与优劣
。

其二
,

人 口密度不完全是一个数量概念
,

同时

也是一个质量概念
。

本文特别设计的
“

人 口质量密
度
”

是一个开放的指标体系
,

人 口质量密度指标在

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人 口压力 的大小
,

而这一点一

般的人 口密度指标却无法胜任
。

其三
,

人 口 密度的高低和人 口 容量的大小与

人 口压力的大小无必然联系
。

人 口 容量是社会经
济发展和环境变迁的 函数

,

是一个具伸缩性的动

态概念
。

而人类生态系统中的人 口 容量其张力将
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推动

。

一般而论
,

人 口 的经济
容量的运动性要显著强于人 口 的环境容量

。

其四
,

人 口压力本质上是消费需求的压力
。

人
口压力不仅是人 口数量问题

,

更是社会经济的发
展问题

。

人 口压力的产生特别与人类经济活动的

类型 与合理程度有关
。

人 口 压力 的大小具体可
由“人 口压力指数

”

和“需求不满足指数
”

来测定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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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线的巨大潜力和后劲
,

决不可坐失 良机
。

坚持开好第三次论证会议后慎孟决策
神木煤运通路第二次论证会议上

,

要求充分

挖掘现有路港的潜力
,

根据大秦线能力确定这项
特大工程的总体时间表

,

认真研究并澄清上述问

题以及港址比选中复杂而争议很大的技术经济问

题
,

并表示准备于必要时召开第三次论证会议后
再作决策

。

现在
,

以上问题都尚未澄清
,

完全有必

要坚持开好已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的第三次论证会
议

。

当前通货膨胀还有反弹危险
,

克服国家财政的
严重困难还需要一个过程

,

安排投资计划特别是
特大工程的投资计划

,

必须考虑综合平衡
,

更不能
在资金没有着落的条件下列人计划

。

一旦开工后
资金不能落实

,

会形成
“

半拉子工程
” ,

或者因投资

不足等原因而煤田不能及时达产
,

或者挤掉为缓
解能源

、

铁路
、

港 口 紧张局面所真正急需的投资
。

现在
,

当务之急是抓紧做好新通路的初步设计
,

与

第三次论证会议的准备工作结合起来
,

澄清重大
问题

。

这样不会延误初步设计
,

也就不会延长建设
周期

,

不必担心因慎重决策而误事
。

结 语 责任编辑 宋义荣

至此
,

我们可以将上述讨论简要地概括如下
其一

,

一般意义上的人 口密度指标只能说明
人 口分布的疏密程度

,

而无法通过它来讨论人 口

一


